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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 老油條

我也來談談勞資糾紛 一封伊朗使館感謝信
拜讀莊勇兄在他的《閒

話雜談》專欄中的大作《從
勞資糾紛說開去》感觸良
深。

對於勞資糾紛我也曾目
睹過一些事故。

記得好像在上世紀六十
年代，那時的勞資糾紛此起彼落。菲律濱
左派勢力方興末艾，一派欣欣向榮，那時
的蘇聯對菲律濱虎視眈眈，急於找到進入
菲國的切入口。

我的二姑母在唐人街的雨傘巷經營
了一間大酒家，是二姑丈的母親創辦的，
那時已有好幾十年的歷史，我曾親耳聽二
姑丈跟大表哥說：「我們新義興已有百年
歷史，這三個字招牌值幾百千」，那時的
百千是我們這裡習慣稱呼。百千也就是十
萬，以當時的菲幣與美元比值，一美元大
約是三塊多至四塊菲幣左右。

二姑丈他老人家語重心長的教誨大表
哥無非是訓誨他要兢兢業業守住家庭的事
業。

記得有一年，酒樓的工人蠢蠢欲動，
組織工會展開勞資談判，工會派出了他們
的蝦兵蟹將，在酒樓外示威。

記得有一天，二姑母從酒樓出來，
被一個示威的工人威脅。當時，有位長
駐酒樓宿舍與我同房的回族青年，他是
MINDANAO  LANAO省官員的侄兒。

剛巧回到酒家，見狀勃然大怒，不動
聲色地走到廚房，拿起一把鋒利的菜刀，
跑到門外，一把抓住那示威儸倮的頭髮，
替二姑母解了圍，那把鋒利的菜刀，高高
舉起，正要砍向那小儸倮的脖子，要是一
刀下去，那小儸倮立刻得身首異處，二
姑母見狀，一把將那回族青年的手死死拉
住，嚇得那小儸保屎尿拉了一褲子，從那
天起，那些受工會僱用的蝦兵蟹將，一個
也不見了。畢竟，刀起刀落身首異處，可
不是玩的。後來他們的勞資談判結果，我
是不得而知的了。

其實那個年代的勞資糾紛，談判結
果，真正的工人有時候連飯碗也丟了，工
會是最大的獲利者。

記得有的工人並不熱衷於罷工，他
們只圖有個安穩的生活，真正的獲得者是
工會，誰不想安安穩穩的有個賴以養家餬
口的工作，可惜有時樹欲靜而風不息，好
好一份安穩的工作，被那些所謂爭取勞工

利益的工會攪得亂成一鍋粥，不論是資方
也好，勞方也好，他們都想安安穩穩的工
作。

記得老伴的表弟的工廠也曾發生過，
工人罷工事件。那時我的堂弟是勞工部高
級官員，好像是什麼仲裁委員，總之是勞
工部高級官員，我也曾參與勞資雙方的談
判。

當時我帶了相機，被勞方的代表威脅
不得拍照，一付凶神惡煞的樣子。我想，
我們在明裡這些好漢藏在見不得光的地
方，後來我借故腳底抹油，溜之大吉。小
命保住要緊，鳥蛋碰不過石頭的。

已經有好幾年沒聽過什麼罷工風潮，
如今又蠢蠢欲動，要真的星火燎原，將是
國家的災難。

如今世界正處在經濟不景氣的氛圍
中，我們這裡就是因為勞資問題，有不少
外資工廠早已轉移到越南及其他東南亞等
地，為什麼會這樣，這是一樁值得有關當
局和有識之士應該深入探討的命題。

外國在本地設工廠就像是隻能下蛋的
母雞，勞資糾紛得不到完善的解決，沒有
人願意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把大筆資金
投入勞資不和睦的地方。就像最近如莊勇
兄那篇大作中說的那樣，資方數年來省吃
儉用，辛勞積儲已過得去，若發生勞資糾
纏，很多人都會選擇逃之夭夭，脫離這是
非之地。

就像莊勇兄說的，勞資雙方都已談
妥，是皆大歡喜的結局。

最近我又聽過一個故事，也是這樣結
局，勞資雙方都已達成協議，資方在最後
與他的家人們決定，不想再淌這汪污水，
橫豎他們數十年的努力，已經衣食無憂，
兒孫很多在國外深造。

有的不再返菲。老爺以最終決定全
家移民外國，做個寓公結束了被勞工折磨
得心灰意冷的事業，留下那些勞工一夜之
間摔破飯碗，他們能怪誰呢，要是沒有那
所謂保護他們權益的工，就沒有如今的結
果。

我在商場打滾半個世紀以上，什麼沒
見過，如今早已退休也，耄耋之年，總結
一個經驗，資方要憑良心，要遵守勞工條
例，勞方也不可得寸進尺，憑借工會的力
量，胡纏亂挽。如此一來，勞資雙方皆大
歡喜，這是國家之幸，人民之福。

2026年5月4日

2月28日爆發美以突如
其來對伊朗的斬首行動，未
經聯合國批准的戰爭純屬侵
略行徑。無數中國網民對此
深表憤慨和同情。引發了數
萬中國網民正義聲援，這些
中國網民在伊朗使館留下數

萬條十四億中國人，民間的建議智慧，網
民裡有精通流體力學的大學教授，有瞭解
電網調度的高級工程師，有研究中東歷史
的學者，有研究不對稱戰爭的專業員，甚
至有搞化工廠設計的從業員等等，這些代
表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的大腦，通過網絡雲
端集結出謀獻策，寫出了數萬條建議，形
成了一股超級民間戰略智庫，它們所提出
的建議堪比三國時代毒士賈詡的非對稱作
戰計劃，寄往伊朗大使館言論區……。

2026年3月5日，伊朗使館用全中文發
佈了一封官方公開的感謝信。真誠感謝中
國人民正義聲援，信中最令人感到意外的
是婉拒了中國民間的捐獻援助，在這短缺
幾百字聲明，看哭了無數中國網民，在此
國破家亡邊延之際，他們依然還是風骨錚
錚不屈不撓……。中國網民獻議出許多千
古毒計，無意間徹底撕碎了美以兩國軍事
打不敗神話。其實伊朗此次婉拒接收捐款
的背後，存在著深邃不可憶測的金融防禦
戰略。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現階段尚不接受
中國友好組織或個人經濟援助……。伊朗
的睿智決定，使美以兩國覺得非常破防，
在西方的認知裡一個遭受多輪飛彈濫炸，
最高領袖被斬首，基礎建築被嚴重損毀，
且長期經濟處於被制裁的閾家，竟然展示
出一種罕見，甚至帶著古老波斯帝國驕氣
戰略，深層的戰略和外交考量婉拒……。

第一，伊朗向世界宣佈國家的機器
並未癱瘓，斬首行動目的要在物理上和心
理上，徹底摧毀伊朗的扺抗意志。如果伊
朗使館此刻貼出捐款帳號，就等於向全世
界，尤其是美國和以色列承認伊朗的國家
財政已經撤底崩潰了，波斯民族是一個極
度聰明又兇猛族群，他們克制地向美以發
出警告，別以為殺了我們的領導人，波斯
人就垮了就投降了。你們這些英格魯薩遜
和猶太人太小看了波斯人了，今天的波斯
族民比以前更加團結，社會總動員敵愾同
仇奮起對抗外敵。我們的物資依然維持運
轉，我們有底氣，有家底，這將是一埸死
磕到底的持久戰，美國以色列你們妄想速
戰速決將會是落空的……。

第二個考量，伊朗不給美西方製造
對制裁中國金融的口實，伊朗官方一旦大
規模接收中國民間或半官方組織的援助，
肯定會被西方媒體和美國情報機構定性是
中國正在實質資助伊朗的戰爭機器……美
國正愁著找不到藉口，對中國實施更大規
模的限制施壓，一旦資金鏈被座實，美國
就能順理成章將這場中東局部戰爭，包
裝成民主世界對抗中俄伊邪惡陣營的對
抗……。伊朗非常理智地切斷了可能連累
中國的藉口，這是一種絕境中依然保持頭
腦清醒外交的智慧，是對中國這個最大戰
略夥伴的變相保護……。

第三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伊朗
一直奉行獨立國策，雖然這句話在現代政
治中顯得有點理想化，但它深深地鑄就了
伊朗人骨子裡拒絕過度依賴外部力量的性
格。靠別人施捨的安全是虛幻的，只有靠
自己流血流汗打出來的和平才是真實的。
這封信句句像一把尖刀刺穿了美以企圖用
武力逼伊朗下跪的幻想。伊朗拒絕捐獻這
是一埸針對美元霸權的金融防火阻斷。現
代戰爭最厲害的並不是區區的F-35或戰斧
導彈，而是SWIFT系統和美元結算追蹤網
絡……。

有許多中國網民想給伊朗捐個一百
元人民幣。但大家須知道在現實面前，如
果伊朗大使館開設置跨國收款賬戶，美國
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瞬間就可捕
捉到這筆交易，美國與生俱來的邏輯霸道
極度流氓，就立刻啟動長臂管轄，凍結你
在美國的所有資產，把你踢出全球美元結
算系統。伊朗高層非常清楚，假如它們收
了這筆錢，不僅是杯水車薪購不了尖端武
器，尚且反會給中國金融帶來難以估量的
滅頂之災……。伊朗婉拒捐款，實質上是
在構建一道防火牆，它告訴中國的決策
層，伊朗不會為了這筆微不足道的捐款，
拖累了中國金融體系，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完全脫離美元的封閉測試，這場中東戰爭
逐成了全球國家脫離美元體系的一場極限
壓力的測試場，向全世界證明當一個國
家完全被西方金融核彈轟炸時，它還能
靠正道循環和非美元的地下渠道存活下
來……。

一旦伊朗挺過了這一關，這將成為壓
垮石油美元霸權的最致命的一擊，伊朗甚
至要求每艘經過霍爾木茲海峽油輪的要以
人民幣繳交過路費……。

稿於2026年3月8日

陳衍德

 懷念禾山鄉親吳民權先生
——重溫我的《旅菲日記》（四）

翻 開 我 的 《 旅 菲 日
記》，我與在菲鄉親相處的
日子，又一幕幕掠過我的腦
際。在1992年5月27日的日
記中，我寫道 ：「中午在
Cool-in餐館，林耀汀先生請
我吃飯。

吳民權、黃集訓兩位先生日後也要各
請我一次。昨天林先生就開玩笑說，他們
希望我常來聚談，他們就以請客吃飯作為
『束脩'，所以才請我吃飯。飯後一直談到
一點十五分才散場。」我與他們幾位不期
而遇，每每交談甚歡，常常樂而忘返。而
吳民權日後則成了與我來往密切的忘年之
交。

吳先生1929年出生於宿務，是第三代
華人（祖父早年移居此地），祖籍廈門禾
山穆厝。我是禾山寨上人，我與他是名副
其實的鄉親。初識不久，6月5日我在日記裡
又寫道：「中午在Cool-in餐廳談話至1:00方
回。下午4:00到吳民權寫字間，交談一會兒
後，他驅車帶我去Army and Navy Club，我
在那兒的游泳池游了泳。」跟他在一起有

一種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感覺，我沒事就
往他的寫字間跑，跟他無所不談。吳先生
雖然不像林先生那樣幽默健談，也不太善
於表達感情，但他待人真誠實在，我倆不
知不覺地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吳先生經常與我談及他的生意。他
與兩位同鄉共有一家公司，主營房地產，
兼營進出口，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他曾想
將業務擴展到中國。有一次他帶我去做市
場調研：「下午三點多吳民權驅車帶我去
Santa Mesa 的SM超市，看看有哪些能出口
到中國的商品。我幫他記錄了一些商品的
名稱、商標、重量（體積）、包裝及價格
（零售價）的情況……」（1992年6月26日
日記）另一次則帶我去看他在黎剎省的一
處地產：「上午8:20吳民權開車來接我……
我們驅車經過巴石、安蒂波羅、地禮沙、
毛廊、描納士、丹乃等諸社鎮，一路上飽
覽南呂宋丘陵地帶的風光。最後於近十點
到達比利惹社（Pililla）。吳民權的那塊地
約七、八萬平方米……這裡依山傍湖，景
色優美。」他一邊與當地人交談，一邊向
我解釋談話內容。我還與他合計著這塊地

的用途。返程則參觀了著名的安蒂波羅天
主教堂。（1992年11月21日日記）就這樣在
考察兼觀光中度過了愉快的一天。跟吳先
生的相處，還真讓我長了不少見識。

與吳先生的大量接觸，使我與他能夠
進行深度的交流。這是一兩次採訪所無法
比擬的。訪菲回國後，吳民權的故事在我
的腦海裡反覆出現，我也一再回味著他的
言談舉止。

終於，在我的《現代中的傳統——菲
律賓華人社會研究》一書中，吳先生成了
我開篇敘說的第一人。吳民權3歲時隨父母
回到家鄉廈門，9歲再返菲，一家人定居馬
尼拉。

我在書中寫道：「他至今尚能依稀記
得當時的生活情景，故鄉的一草一木在他
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深深的印記，直至花
甲之年仍眷戀不已……在故鄉接受的傳統
教育，儘管為時不長且是啟蒙性的，卻使
他一生的為人處世遵循著傳統道德及其價
值觀念而未逾越之。」1953年他奉父命自美
返菲，主持父親的公司十年再交給其異母
弟。1972年他不願以不合法的手段度過難
關，又放棄了經營多年的服裝業改行做別
的生意。兩次轉變都不利於事業的發展，
卻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真正的友誼不因時空阻隔而間斷。
1998年我在荷蘭訪學，在5月10日的日記中
我寫道：「前天收到吳民權來信，他說，
『歐洲的國家跟美國一樣，他們的人情世
事太差，比不上華人。起初你根本住不適
應，等到一個時期你就很自然了。恐怕你

會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就是西化了，你會
覺得（具有）很獨立的性格。我曾住過美
國兩年多，跟你現在遇見的事情同一樣。
不要灰心，這對你有很大幫助，此後你才
會覺得。'他的中文雖不大通順，但所說卻
很有道理。特記於此。」 這段日記被我
引用至我的《思我往昔》一書中，並加上
一句：「吳先生以他的親身經歷，解讀了
中西文化的差異，並引申至華人如何適應
這兩種社會，讓我明白其中利弊兼得的道
理。」吳先生真吾師也！

我與吳民權從鄉誼而友誼，由此擴展
開來，更多的禾山鄉親進入了我的視野：
「中午吃飯時，吳民權介紹我認識了孫裡
祺（禾山田頭人）。飯後孫裡祺帶我去找
黃慶紅（禾山塔埔人），又去找葉溫仲
（禾山雙涵人）、陳彩琴（禾山嶺兜人）
夫婦……孫又留給我陳炳安、陳永慶、王
春利、黃錦獅等人的電話號碼，他們均為
禾山人。」（1992年6月22日日記）日後他
們大都成了我的採訪對象。

吳先生是少數能說又會寫中文的第三
代華人，同時還會熟練地使用英語。他有
恪守中華傳統的一面，又有融入菲律賓社
會的另一面。在他身上體現了一種融合了
現代因素的傳統。2002年我第四次訪菲時與
吳先生見了最後一面。數年後聽他在廈門
的一位遠親說他去世了，但又語焉不詳，
我因聯繫不上他在菲的家人，留下深深的
遺憾。

時光渺渺，斯人遠逝。我心悠悠，覓
其影蹤……

鄭亞鴻

寫在黃小梅《寫意紅梅》讀者分享會
近日，由泉州市豐澤

區作家協會、南安市作家
協會主辦的黃小梅散文隨
筆集《寫意紅梅》讀者分
享會在古城豐州舉行。

我與黃小梅結識於文
學，和她是幾年前在文友

交往中認識的。此後，我們志同道合的幾
位文友、攝友經常一起外出遊覽采風，相
互探討文學，交流寫作經驗，彼此也就熟
悉起來。

小梅說她上學時正值那個特殊年代，
因此文學基礎較差。為了彌補自己的不
足，她閱讀了大量書籍。她說她經常清晨
一大早起來就看書，從書中吸取寫作經
驗。功夫不負有心人，自2019年底在《泉

州文學》發表第一篇作品始，短短三年多
時間，她已在各級報刊發表幾百篇(首)文
章和詩詞，可謂收穫頗豐，2021年就加入
泉州市作家協會，成為一名作家。她不僅
寫散文隨筆，也寫詩詞，且較快入門，這
些都和她虛心好學、勤奮耕耘分不開。作
為一位女作家，小梅的文章有著女性的細
膩和豐富的情感。她善於從日常生活中捕
捉寫作靈感，在《小桌》《豆腐》中，她
將夫妻間的平凡生活細節描寫得很溫馨；
在《裝修逸事》中，又將裝修過程寫得有
聲有色;在《團游眾生相》中，她將幾位
遊客描繪得活龍活現……作家要有較強的
觀察能力，我發現小梅就有這種能力。我
記得，那次上山德化的泉州老知青組織到
德化遊覽，她和我都去。「兩百多人的團

隊，無一人遲到，4輛大型客車，就這樣準
時出發了。」在車上，她就對我感歎道。
一路上，她觀察傾聽著老知青們的言行，
將老知青們回第二故鄉的那種激動情景寫
進《第二故鄉》。那天去的還有一些知青
的親友，但有此觀察及感慨的只有她。她
還是個快手，一趟南安向陽之行，回來後
很快就寫出兩篇文章。

對寫作，小梅虛心好學。她虛心向老
前輩請教，認真聽取文友意見。經常寫完
一篇文章後，她會發給文友徵求意見，然
後反覆修改，這也是她寫作水平提高得較
快的一個原因。

小梅對文字非常認真細緻，在朋友
送的書中，她經常能找出幾處錯別字或差
錯。她說她之前開了一間文印社，印錯了

要賠錢，所以對文字很注重。這可能是一
個原因，但不是每個開文印社的人都這樣
認真。很多女作家，都是年輕時開始寫作
的。像小梅這種已過天命之年的女性，很
多人不再有夢想，安於當家庭婦女，這無
可厚非。而小梅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她還
有自己的追求，還有文學夢想。要操勞家
務，又要讀書寫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她堅持下來了，並從中領會到歡樂，感
受到幸福。正如她所說，寫作「這只是一
種執著和愛好，無關乎稿費，但一旦得以
發表，則是欣喜若狂，深受鼓舞，寫作靈
感進而迸發，內心一路向陽！」

毋庸諱言，由於寫作時間不長，小梅
的寫作經驗還有所欠缺，寫作手法還有提
升的空間，但相信憑著她對文學的喜愛，
憑著她對寫作的執著，寫作水平一定會更
上一層樓，創作出好作品。

小梅要我為本書作序，我先是拒絕，
因為怕檔次不夠。後來想恭敬不如從命，
作為朋友，此文權當對她這本著作的祝賀
吧。

（2026年5月6日）


